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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的江西姑娘籽籽，怎么也

想不到 2022 年 6 月 15 日这天，她

跟老板请了一天假，会在杭州一家

医院陪一个陌生男人一天一夜。

这是她成为兼职陪诊师接到

的第一单。

你能接受为你在医院排队、挂

号、取药的人，是一个像籽籽这样

的陌生人吗？

陪人看病，悄悄成了一门生

意。小红书、抖音等网络平台上活

跃着籽籽和她的同行，他们被称为

陪诊师。实际业务却不限于陪诊，

还有预约检查、取报告、开药拿药

⋯⋯听上去更像“全能跑腿”。

每一单生意的背后，都有一段

不为人知的故事：

子女不在身边，7 旬老人看病

成难题；

35岁单身女子头晕下不了床，

想有人陪又不想欠朋友人情；

18岁少女独自去手术，不敢告

诉家人，决定一个人守住秘密⋯⋯

这个行业看似很简单，却承担

着高风险。由于行业刚起步，准入

门槛不高，没有规范化，更没有监

管，交易大多建立在双方信任的基

础上，这样的基础在意外面前有时

候脆弱不堪。

陪陌生人奔走在医院，亲历诊

断书背后的心酸、疗愈和现实，标

榜着“高收入”的这一行，真的能让

人实现财富自由吗？

籽籽说，他们更看重行业的前

景，随着社会老龄化、独居人士增

多、异地就医需求加大等，陪诊会

越来越被需要。

近日，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

者走近了多位杭州陪诊师。

陪陌生人奔走在医院

亲历诊断书背后的心酸、疗愈和现实

诊的是病，陪的是心
杭州陪诊师的日与夜

籽籽是在姐姐的介绍下成为一名兼职陪诊师的。

到接受记者采访这天，她入行不到一个月。

籽籽刚来杭找了一份舞蹈老师的工作。做兼职陪

诊师，她是想把闲暇的时间利用起来赚钱。

到现在为止，籽籽做了六七单，主要是帮人取药、

拿报告。

29岁的河南人小陆，是籽籽陪诊的第一位客人。

他通过小红书联系上了籽籽的姐姐，姐姐给籽籽

派了活。

小陆因工作临时来杭，身体不适，不想一个人去医

院，想找陪诊师。

他要做一个支气管镜检查。籽籽想，支气管镜检

查用不了几个小时就完事，这一单应该比较轻松。

没想到，小陆临时要再做肺结节切除手术，全麻。

这是意料之外的，他需要有人陪护过夜。

小陆有些歉意，迫于现实，又不能让籽籽离开。

那一夜，籽籽在病房里没有睡好，她和小陆聊了

聊。

小陆爱人在国外，生场小病，本不是天大的事，但

他说：“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独自做手术，再坚强的男

人也会有点害怕。有个人陪着，感觉就不那么孤单了。”

那一刻，陌生的籽籽成了病中的他在这个陌生城

市的安慰。

这一单，籽籽收获了1200元。

籽籽不擅长表达，陪诊过程中她更多的是在倾听。

生病的人都是脆弱的，需要陪诊师的又多有无奈

的理由，“我担心自己的哪句话或者哪个词会戳痛对

方。”

29岁客人要她陪着做手术
“在陌生城市做手术，再坚强的男人也会害怕”

本报记者 杨茜本报记者 杨茜

在杭州的陪诊师中，35 岁的旷旷算是前辈，尽管

她入行只有1年。

从事过十多年医疗销售相关行业，对于医院乃至

医疗行业，旷旷有着较高的熟悉度和专业度。她接过

的单不多，但每种类型都接触过，这让她看到了陪诊背

后的一些现实问题。

年过七旬的老夫妻在杭州，子女一个在宁波，一个

在江苏，只有节假日才回来。老爷子流鼻血好几天了，

不敢一个人去医院。

“因为不会智能操作，对就医流程不熟悉，老人毛

病拖了好几天。子女知道后，在网上联系了我，让我陪

一下。”

旷旷当时去家里接的老人，陪着他到医院挂号、检

查，一切都挺顺利。

那一刻，她有一种自己就是老人女儿的感觉。

老人经检查没有大碍，回家的时候也挺开心。

旷旷却思考了挺久。

“为了生计，中年人永远在忙碌，又希望家中的一

老一小‘两全其美’，能尽孝尽责。一旦两者冲突，老人

多数是易被忽略的一方。他们找陪诊师陪老人，但很

少会找陪诊师陪孩子。”

35岁的单身小姐姐，头晕到站不起来。

旷旷扶着小姐姐下车，陪诊了三小时。

旷旷问她：“为什么不找朋友陪？”小姐姐说得挺实

在：“不想欠人情。总不能让朋友陪我看病就完事儿

吧，总要请吃顿饭吧，七七八八算起来，还不如

花钱找陪诊师干脆。”

那一刻，旷旷想到了网上

说的“十级孤独”，“最后一

级 是‘ 一 个 人 去 做 手

术’，有多少人能对此

云淡风轻？单身在杭

州闯荡，生病时真的

会很无助。”

（应受访者要求，

本文涉及的陪诊师全

为化名）

子女在外地，七旬老人看病寸步难行
“找陪诊师陪老人的很多，陪孩子的很少”

27 岁的小邓，是籽籽的姐姐，也是介绍她入行的

“派单人”。

小邓来杭州四年，从事生物医药行业，今年五一开

始做兼职陪诊师。两个月，她的短视频平台已积累粉

丝超过1500人。

她做过医药代表，对医院、医生有一定了解，也研

究过短视频平台的引流方式，做了一些功课，获得了部

分流量支持。

至今接了十多单陪诊业务的小邓，每次陪诊结束，

都会心情不好。

“和一个陌生人有了短暂的交集，我在那个时段参

与对方的生活里，会有代入感，觉得每个人都不容易。”

印象最深的一个单子，来自一个18岁的姑娘。

“她要我陪她做手术。”小邓说，姑娘年纪很小，可

对这件事的态度坚决又淡定。

那是小邓第一次等候在手术室外，人不多，有男有

女，有人低头无语，有人打着游戏，偶尔手术室里传来

声嘶力竭的哭声。

“有中途后悔的女孩子。但是我的这个客人，非常

坚定。她说，这件事不会告诉家里人，做完手术，她就

和男朋友分手。”

小邓替女孩惋惜，可是她也没有多劝。

不能多问，是陪诊师的一个职业规则。

这件事，让她难过了蛮久。不过后来，小邓和那个

女孩成了朋友。

“我会在微信上问她的近况，她找了一份工作，生

活也开始走向正轨。她说，我是她在杭州交到的第一

个女性朋友。”小邓说，做陪诊师，在获取报酬之外，这

些可能也是意外收获。

有本职工作的小邓很难权衡兼职和本职的关系。

“我也是试试水，打个前锋，为妈妈试试看能否开拓一

个新事业。”

18岁女孩做完手术和男友分手
“这件事不告诉家里人，陪诊师你知道就好”

接单

疗愈

现实

陪诊师这次陪的是白发老人陪诊师这次陪的是白发老人


